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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叙事”神话原型意象的
当代衍生与类型梳理

陈佳冀
(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相关动物题材创作中的“动物意象”及其类型特质进行考察，从神话历史根源的角度
展开追本溯源意义上的基于动物原型意象的合理探求，注重其历史发展中的叙事流变进程及其在当代文学叙述中
所呈现出的转承性特质，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当代动物叙事意象选择中的拟真型、复合型与虚幻型三类主体叙述类型
进行梳理，阐释形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主述类型模式的历史依据与情感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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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叙事发展至今已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完

备的叙述态势，并愈来愈引起大众的关注和青睐。
作家们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去勾勒、描摹属于他们心
中的独特动物形象，但细读这些异彩纷呈的当代动

物叙事类型，不难发现，无论作家有意无意，都不可

避免地陷入某种同化陷阱的尴尬与困窘，这并不意

味当代动物叙事创作出现了集体滑坡的局面，相反，

其背后蕴含着深层的内质原因与有迹可循的发展理

路相维系，只有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才能得

以揭示事情的真相。正如荣格所言，动物的主题通
常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本质性象征［1］。追本溯源，左
右作家整体创作思维与主述模式的潜在动因，正是

源于动物神话历史根源中有关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出

于“原始本能的本质性象征”的一种动物伦理理念，
自然母题、原型意象、情感基质的表述及其一脉相承
的悠久神话叙事传统等等。而本文立足于从原型意
象的现代繁衍与类型传承这一主体向度来探讨古老

的神话历史根源对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的潜在影

响与价值规约，为当代动物叙事的主述模式类型的

表达提供历史依据与情感维系。
一、原始动物造型的形态演化与情感流向
翻看中国各民族有关神话讲述的历史，近乎一

致地展现出动物形态造型的渐进演变过程，由最初

的片面强调动物的形态造型，以完全兽形呈现( 可

称为“简塑期”) 到人与兽的形象归为一体、有效兼
容，半人半兽的形态摹貌( 可称为“归体期”) ，再到
完全赋予神话意义的人形造型，人成为动物的间接

“代言”( 可称为“神化期”) ，完成了最终被“神塑”
与拔高的过程。具体展开来看，初期的简塑造型的
动物形象呈现正是来源于原始人恐惧心理的内在勾

连，面对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自然界，原始人渴求

一种拥有神秘力量的外在之物来达成这种认知、预
测以及掌控的能力，并能为族群提供尽可能多的生

命庇护。而原始人身处自然界中所能窥见到的正是
那些带给他们生存威胁同时又提供足够食物保障的

动物物种，这样的原始讲述与情感表达中，付诸一种

具象化的“动物形象”来给予自身解释、认知与庇护
的权柄，这恰恰是“简塑期”完全动物造型的由来之
因。这一最为原始的原型意象表达来源于人们身边
可见可感的动物形象，在此基础之上臆想与虚拟出

来包括龙、貔貅、麒麟、凤凰等造型意象，从这些动物
意象能见到些许普遍存在的动物物种的影子，甚至

是多种形象混搭联缀而成。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自身的智性与心性都处

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已经不

再完全束手无策，而是能够作出有效预判与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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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内在信念都获得空前的膨

胀，对自我的认知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有进一步的确

证，在那些原始动物造型的神话意象上开始有意添

加进人的因素与主动性成分，无数的神祗造型在这

一“归体期”当中涌现。这些神祗都倾注了人兽同
体的造型模式，“半人半兽”成为趋于一致的造型诉
求，或人面兽身，或人头马面，或人首鸟尾，各式各

样，这些人兽同体造型具备无穷的神力与法术，并且

拥有各自特定的概念表征，比如日神、月神、太阳神、
海神、山神等，他们拥有各自的管辖范畴，发挥特殊
的价值效度。较之“简塑期”单纯动物造型，“归体
期”人兽同体造型虽然仍承担信仰、崇拜与庇护的
价值功能，但其中融入更多人类的智慧与情感的成

分，并进一步见证了人的自我认知能力与情感表述

能力的提升，人的形象也由此开始与动物形象胶着

在一起发挥着充满神性色彩的神话叙事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不断进化发展，人类开始

认为自己才是自然的主人，将固有的动物形象理念

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至今的近似疯狂的自

我崇拜过程。那种一直以来潜在付诸于信仰、崇拜
与庇护功能的神祗形象从人兽同体的形态格局当中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剔除动物在这一历史悠久神

话传统中的主体性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彻头彻尾的

人的形象，无论是姿态、状貌、行为、情感等统统以人
的实体呈现，也由此宣告了“神化期”的到来。这里
的人直接等同于神与圣人，他们所起到的情感价值

意义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只停留在具体的表现形

态上，完全人形的神祗设计依然拥有无穷的驾驭自

然的能力，但又能常常体现出普通人的思维神态与

情感逻辑，进而实现了人性与神性的有效统一，比如

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圣祗形象五帝、八仙，以及被
神化的孔夫子、武圣人关羽等等，也包括宗教伦理文
化中的上帝、耶稣、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等。诚如费
尔巴哈所言:“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 而人的生
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2］为
动物在人们心中所依托的神化意义作出了准确的

判定。
正是在上述原始动物神话传说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人们所勾勒出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动物原型意象

经历了由“简塑期”、“归体期”再到最后的“神化
期”的发展过程，逐渐以完全人形的塑型形态达成
了最终的转化①。付诸到具体文学创作中，当代动
物叙事带有现代叙事学意味的创作方式与类型追求

也是动物神话历史传统的演化、进阶与逐步深化的

产物，尤其从动物意象的层面出发，不难窥见，当代

动物叙事中的动物意象塑造与角色担当中特殊的原

型意蕴。发展至当下的动物叙事小说样式，明显加
强了观照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成分，相比于古老的神

话传统中偏于神秘性与魔幻性的虚化色彩，当代叙

事皆有一定程度的淡化，但由于其始终专注于人与

动物之间本质关系的交相呼应，人与动物的二维关

系一直横亘在从古至今的叙事范畴中，动物原型意

义始终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与牵制性作用，并且常常

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与艺术构思，特别是在有关

动物意象的有效设置与情感诉求上。
二、拟真型动物意象: 动物形象拟真还原的“写

实性”表达
由于当代动物叙事以小说的体裁样式呈现出明

显的偏于现实性、彰显时代价值的叙事表征，所以，
最为常见的动物意象设置方式就是拟真型动物意

象。以动物实体作为倾诉重心，完全展现动物生存
与生命本性，一般不带有虚构、幻化与臆想的成分，
是对动物生活本来面貌的有效还原与价值展现，其

原型模式是动物神话中的完全动物造型思维的潜在

表达，强调动物自身的真实性与尊重自然规律的现

实逻辑性，如《鸟事》中的“八哥”、《老马》中的栗色
顿河马、《梅妞放羊》中的“水羊”、《驼水的日子》中
的倔驴“黑家伙”、《清水里的刀子》中的“老黄牛”
等等，都是典型的拟真型动物意象的生动展现。其
叙述重心在人类主人公对动物主人公的找寻上，人

找动物则动物还是现实的常态，不会在文中刻意赋

予其思想、情感、心理、语言乃至行为方式上的虚构
性成分，人始终占据了话语讲述的重心。作品所塑
造的主体动物意象几乎都是现实世界中我们所观察

到的动物原貌的真实再现，看不到有丝毫的加工、改
造乃至拔高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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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哪个具体的进阶时段，具体

的造型方式如何，其核心恰恰还是落在了具体的“动物
造型”这一描摹基点之上，也正是基于具体动物形象生
命特质、物种本性的神话想象与幻想虚构，才虚拟出了
无数的原始、古朴的神祗形象，正如谢选骏所言: “在神
话里，动物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从氏族的祖先到上

帝的使者; 从传奇的英雄到被英雄征戮的妖魔。据研
究，传说里中国上古时代的圣贤豪杰，十分之九是远古

动物神灵的化身，或是从动物神灵发展演变而来的。”即
突出了这一特质性存在及普泛性意义。详见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版，第 95 页。



荆歌的《鸟事》中，对那只八哥鸟的描述就完全
利用了八哥作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所具有的模仿与拟

音功能，经过主人的有效训练是完全可以达成如文

本中八哥鸟由最初模仿咳嗽声到“我对不起你! 我
对不起你”两句话的简单重复，直至很多包括老张
的口头禅“放屁”在内的简单语句的模仿，甚至最后
会背出唐诗“君到姑苏见”的能力与水平。当然，文
本中关于对八哥鸟的格外照顾、喂食、有效的训练、
不断地重复表达等行为方式客观上都促成了八哥鸟

学话水平的不断升级，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极其

常见并且完全符合八哥本质特性的练养方式，突出

了这一动物意象的拟真性意义。再如《一头叫谷三
钟的骡子》中骡子“谷三钟”的通人气的一面，见到
谷凤楼累了就趴下，让他骑在背上的细节刻画。
《老马》中老马的老弱不堪、蚊虫萦绕周身以及浑浊
的泪水、噗噗微响的鼻声等。这些动物意象的设置
实则都遵循了动物的本性，也是现实情境依托与物

种本性的真实展现，文本的伦理价值诉求都依托于

小说中充当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对这些心爱动物的至

深情感的烘托得以彰显。
在“找寻”主题之外，依然有许多作品的动物意

象诉求呈现出拟真性与写实性的表现方式。刘庆邦
的名篇《梅妞放羊》就是完全以水羊的生存本性作
为叙述的基础依托，并很好地与梅妞所代表的美丽

善良而纯净质朴的人性天然融合在一起，达成一派

和谐与温馨的叙事场景。特别是梅妞以少女固有的
母性情结给水羊喂奶的细节刻画，更是整篇小说的

点睛之笔，而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的水羊，则再次显

示出其羊性生命的本性，包括梅妞情不自禁摸羊奶

却被踢破了皮，“水羊很不客气，有一蹄子弹在她手
背上，把手背弹破了一块油皮。梅妞没有恼，从地上
捏起一点土面面敷在破皮处就拉倒了。她能谅解
羊，是因为她身上也有奶子，她的奶子也发育得鼓堆

堆的了，别人甭说动她的奶子，就是看一眼她也不

让。将心比心，人和羊都是一样的。”［3］水羊的这一
现实中再正常不过的动作，与人的内在美丽情感以

及优美的自然景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浓郁

的农村生活气息。
上述动物意象的传达与诉诸情感的方式有一些

共性与相通的地方，拟真型动物意象在文本的讲述

中并不处于中心价值地位，更多的是充当一种参照

与比较的成分，在与文本中的人类主人公的某种精

神与情感的内在关联中，以其现实的原貌与真实的

还原再现方式，包括动物物种的行为、作态、摹貌、发

声、外观、品性等，勾连出人类主人公的某些生活品
性与情感状态，并最终有效地达成文本主题的价值

理念诉求。拟真型动物意象有效承接了中国原始动
物神话中单纯动物造型的原型意象塑形方式，强调

动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与现实性，它客观上也强调

了作家深入在场的创作要求，特别是对动物生活习

性、行为方式、情感状态、外形样貌等的深入了解与
真实再现。在这一意象类型叙事中，一旦对动物意
象表现失真或恣意虚拟、拔高乃至违背人们基本的
认知程度，就会导致作品失败。
三、复合型动物意象: “侠义”、“浓情”与“求

生”三类叙事表征
复合型动物意象类型的选择是当代动物叙事创

作中更为常见的表现方式。该类型创作既能尊重客
观现实又能有效融入某些虚拟成分，能够独立地呈

现出完备的审美意义与情感指向，往往成为作家所

倾注与用力的重心，具备了现实与非现实、主观与客
观、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塑造方式。虽为“复合”，
但其中有轻重与程度大小之分，现实的客观因素占

据主体性地位。一般而言，都是立足于动物实体的
本原性呈现，在对动物本来面貌的有效还原基础之

上，适当融入作家的虚构与想象的成分，让动物呈现

出某种拟人化倾向，即融入人类的某些简单的情感

特点与行为方式，包括一般性的感知成分、心理摹
写、回忆勾连、诉诸判断等反映形式，让文本中的动
物意象焕发出某种人性的光环。“这些非人类的生
命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与血肉，是如此流光溢

彩，它们虽然没有人类复杂的心理、合乎逻辑的思维
或符合理性的判断，但同样也有厚实自足的精神，复

杂丰盈的情感世界。”［4］

相比于拟真型动物意象，复合型动物意象在文

本中已经不再处于次要的、被言说的境地，彰显出自
身的叙事与审美价值，并发出属于动物形象自身的

声音，形成与人类形象“分庭抗礼”的局面，甚至在
某些作品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成为作家着力讴歌的

对象，比如《藏獒》中的“冈日森格”，《退役军犬》中
的“黑豹”，《太平狗》中的“太平”，《鲁鲁》中的“鲁
鲁”等，这些鲜活而生动的动物形象都具备了明显
的人性化倾向，它们的爱与恨、忠与义、痛与怨等情
感诉求都在作家妙趣横生而又意旨深刻的笔下得到

有力的烘托。复合型动物意象的塑造在文本中一般
充当正面的带有某些教化意义的角色，而人类意象

的出现则往往带有负面性的消极意义，小说所要达

成的某种批判抑或喻讽的效度也是在二者之间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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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潜在对比中凸显出来。
将复合型动物意象细化开来，又可以类型化为

几类主体层面，其一为侠义型动物意象，往往具有传

奇性一面，多呈现出某种古代江湖侠士的风骨，它们

不畏强权，不惧险境，忠肝义胆。如《野狼出没的山
谷》中的“贝蒂”、《藏獒》中的“冈日森格”、《太平
狗》中的“太平”、《远村》中的“黑虎”、《退役军犬》
中的“黑豹”等，以“报恩”类主题动物叙事居多。这
一类的动物意象多是狗，这与狗的本性紧密相关，比

如狗的憨厚、忠义、可爱与真诚、洒脱等品性特质，决
定了其与侠义、忠贞、果敢等人类行为表征的内在关
联性。“同时，狗身上具有来自原始的、没有完全消
失的野性，也让它比那些被完全驯化了的柔弱无能

的家禽牲畜，多了一份特有的魅力，更加富有故事

性”［5］。
其二为浓情型动物意象，一般具有丰富的情感

蕴含，与人类形象之间呈现出难以割舍的真挚而浓

厚的情感。具体到动物意象的塑造则直接表现为充
满爱意，善良、真挚而崇高的品性特征，多是以一种
相对安静、质朴与简单的叙述展开情节，有效地与浓
情满满的动物意象的塑造达成统一。如《感谢生
活》中的“黑儿”、《飞过蓝天》中的“晶晶”、《莉莉》
中的“莉莉”、《驼峰上的爱》中的母驼“阿赛”等。
其三为求生型动物意象，呈现出一种被迫与无

奈的生存状态，重心放在动物遇到可怕的生存困境

时对生存的祈盼上，一般是基于野生动物物种的求

生本能而得以实现，当然求生功能指向的发生基础

在于身陷绝境而难以自拔的境地，这种生存窘境的

形成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求生行为指涉的本身就

呈现出对动物保护与生态环境的拯救等层面的价值

诉求，求生类动物意象更多地指向“挽歌”类的叙事
题材，也与一种“末世情结”紧密相连。如《银狐》中
的银狐，《豹子的最后舞蹈》中的豹子“斧头”、《红
毛》中的雄鼬“红毛”、《大绝唱》中的“河狸家
族”等。
复合型动物意象以动物的拟人化呈现在文本当

中，在“半兽半人”的原始情感诉求中彰显出小说的
核心价值。在这些动物形象身上，承载着作家的道
德批判与伦理价值诉求，彰显着作家借兽喻人、呼唤
美好人性的迫切心态，而在潜隐当中依旧是内在对

原始动物意象的一种潜在心理的推崇与敬畏，它更

符合对“归体期”人兽同体的神话原型意象的内在
传承与重新审视，在创作理念与整体构思上表现尤

为明显，人的情感价值与动物的个性特质有效融合

在一起，在立足于对动物本身所饱含的那份信仰与

崇敬的基础上，尽可能在现实层面合乎情理地礼赞

动物本身所具备的高贵品质，进而达成对人的本质

属性的价值观照与道德规约，甚至达成某种寻求救

赎与解脱的价值意义，这在本质上与原始动物神话

中的心理期待与审美指向近乎一致，凸显其与潜隐

的原始神话动物原型的内在情感维系与伦理渊源。
四、虚幻型动物意象:荒诞而神秘的象征性表达
在当代动物叙事作品中，还有一类动物意象特

殊的选择方式，这一类意象方式的呈现仍然体现在

人与动物形象的双重复合与渗透中，只是在现实与

非现实、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比例与呈现程度上，完全
倾斜于主观而非现实的层面，意象表达恣意加工的

成分更为明显，并且呈现出非现实的虚拟与荒诞的

形象表征。作者会有意赋予文本中的真实人性以荒
诞而神秘的动物形态，以极端的人的拟兽化的方式

传达自身的情感诉求，甚至有时会脱离动物物种本

身的存在基质与物种属性，以一种意念性的虚幻缥

缈的概念方式呈现，带有某种神秘与魔幻的感情色

彩，而动物意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与预示。这
种虚幻型动物意象与原始动物神话的表现方式最为

接近，把人类最为主观的情感诉诸方式附之于近似

传统神话叙事的理念表达，在构思、立意与事情顺序
的把握上都明显有针对性地向荒诞与神秘的层面靠

拢，同时孕育着强烈的现代性的特征，这些都让虚幻

型动物意象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呈现在当代动物叙事

的创作热潮中。这种近似于荒诞而有神秘色彩的特
殊动物形态，多少对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与传达

作者深层次的情感理念的传达，有着特殊的类型优

势与表达特质。
具体而言，立足于虚幻型动物意象表达的作品

不是很多，但每一部都具有深刻的伦理价值。像
《巨兽》中的“巨兽”、《银狐》中的银狐“姹干·乌妮
格”、《鱼的故事》中的“小美人鱼”、《红狐》中的“红
狐”、《该死的鲸鱼》中的“巨鲸”、《猎人峰》中的“野
猪”等都堪称是当代动物叙事长廊中的经典动物形
象。小说《猎人峰》中，这种虚幻型动物意象的传达
是直接以某种精怪而富于神秘色彩，乃至于变幻莫

测的荒诞性虚构表达得以展现的。其主述动物意象
“野猪”成为了虚幻而荒诞意象的最为极致的呈现，
这一形象早已脱离了其固有的物种属性，原本吃草

改为吃自己的同类，相互之间的残忍厮杀，带有目的

性的突袭村子，对人的强大攻击欲望等，在文本的记

述中，“猪”的意象已经衍生成精灵鬼怪的情感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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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猪是山里最灵的灵性，精明过人，你心里想啥
它一眼就能看出来。猪不仅能猜人心思，还懂人
语。……这些年，野牲口们越来越鬼，越来越精，只
能打暗语”［6］。野猪形象不再是惯常叙述框架内的
完全处于被凌辱与捕杀的弱势性存在，它们的这种

近似于虚幻而荒诞的意象表达实则在一个客观层面

上印证了动物生命的某种原型存在意义，是一种对

大自然固有野生生命本真状态的夸张还原。
更多的动物叙事作品对于虚幻型动物意象的塑

造与传达往往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化的存在，其

动物形象本身的属性意义与物种特性被抽离出去，

这里的动物早已失去了其作为动物的物种实体，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意念与象征的近似荒诞的传达与讽

喻，从而在神秘与虚幻的叙事格调与情感氛围中勾

连出文本的核心价值诉求，《巨兽》是该种意念型动
物意象传达的最具典型性的作品。文本中的“巨
兽”只是一个隐喻性的存在，文中除了对其作为山
林的统治者凶猛无比、无人可敌的细节加以交待外，
对于其物种属性、样貌形态以及行为方式等都没有
些许的提及，是完全意义上的不在场者。“巨兽”实
际代表着一种权威力量的传达，并带有某种强烈的

挑战性与攻击性，正是这种潜在的象征意义勾连出

与其相对立的猎人“父亲”的形象，在面对这种根本
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与村人近乎一致的冷落、白眼
之时，人只有以死亡的名义去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恰恰反映出人的某种怯懦与劣根性的一面，也为

子辈猎人的反叛与颠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虚幻型动物意象传承了动物神话原型意象中

“神化期”的完全人型化的神祗呈现理念，淡化了动
物形象本身的存在意义与内在崇拜的成分，而其间

人的成分却被无形放大，直接深入到对人丰富而复

杂的心理世界的刻画，把人的情感特征加以最为有

力的书写。诚如毛峰所言: “诗意的、直观的、神秘
的把握方式才是构筑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本精

神。”［7］而当代动物叙事虚幻型动物意象的呈现方
式就具备了这样偏于神秘与诗意的情感表达诉求，

其本身又内蕴丰富的象征性意义传达，直接深入到

对人文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审视当中。这种以营造一
种貌似荒诞而神秘化的叙事氛围来凸显文本整体叙

述格调的传达方式，总体上也与充满主观性与非现

实性的幻想丰富的原始动物神话呈现出一致性，但

当代作家融入了诸多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包

括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结构的倒叙与插叙，情感的

有效传达等，充分体现了现代艺术的审美样貌与独

特追求，使动物意象焕发出蓬勃的艺术气息与丰韵

的审美效应。
综上所述，原始动物神话原型意象所经历的由

“简塑期”到“归体期”再发展到“神化期”的历程，
由最初的单纯动物造型发展到半人半兽的样态呈

现，乃至后期的高级阶段的完全人形化的塑型。而
当代动物叙事在动物意象的选择上始终未曾摆脱这

种潜在原型理念的影响，无论是拟真型动物意象、复
合型动物意象抑或虚幻型动物意象的表述，以及作

家潜在创作理念的艺术呈现与审美观照。所不同的
是，当代动物叙事创作明显突出了叙事的强度与思

考的深度，其意象选择已经不再只局限于单纯从外

在直观的摹貌角度进入对具体动物形象的观照，而

是深入到内里望求达成一种对内在情感价值与精神

内核的揭示，有效地实现了从外部形态到内在神韵

的完美交融，也为原始文明与现代伦理传统的有效

勾连与合理拼接创造了有利条件。换而言之，正是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

膨胀以及人对自身能力与情感的认知与确证，客观

上加速了人性本身的客观化、社会化与复杂化，这也
在具体叙事层面上间接导致了动物意象的传达在不

断向着偏于人、人性乃至神性的向度位移。当然，人
性的复杂与难于把握，乃至在社会现实面前所呈现

出的诸多困惑与纠结，反映到具体的动物意象塑造

上，就呈现出不同的意象类型，展现出明显的角色担

当上的差异性，这大概可以充分解释由原始动物神

话到当代动物叙事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与有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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